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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马王堆一号与三号汉墓分别出土了一幅T形帛画，自面世以来已逾半个世纪。一号墓帛画的研

究成果丰硕，学者围绕其名称、功能及图像内容展开了大量讨论，提出了多种解读路径。相比之下，三

号墓帛画虽在构图与主题上相似，长期仅作为附属材料略被提及，专门研究寥寥，至今仍有诸多图像

元素未获恰当释读。事实上，三号墓T形帛画在图像结构和细节内容上与一号墓者存在着显著差异，比

如，除这件覆棺帛画外，三号墓还出土了多幅主题与功能不同的帛画，如折叠盛放在漆器内的《太一将

行图》《地形图》《驻军图》等，以及悬挂于内棺两壁的《行乐图》《车马仪仗图》等
<1>
，为我们理解这类T形帛

画的功能与意义提供了更为立体的语境。

本文拟对马王堆三号墓T形帛画展开细读，并兼及一号墓帛画，在礼仪与信仰互动的框架内对帛画

的图像意义进行讨论。将从两方面展开：一是结合帛画的丧葬语境，探讨其在丧葬实践中的礼仪角色；

二是立足楚汉信仰背景与图像传统，分析其图像结构与叙事逻辑，揭示其中关于灵魂升迁与宇宙秩序的

象征性表达。通过这场图像与礼仪、形式与信仰交织的再解读，重估此类帛画在战国至汉初丧葬图像系

*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ª隋唐五代壁画墓与中古文化变迁研究º（项目编号：20&ZD249）的阶段性成果。

<1>  三号墓东椁箱漆奁内盛放《导引图》《丧服图》《太一将行图》《地形图》《驻军图》等；棺室东西两壁分别悬挂《行乐图》《车马仪仗图》

（或《军阵送葬图》）。参见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

社，2004年，第91－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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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马王堆三号汉墓覆棺帛画的细读与分析，讨论了图像、礼仪与信

仰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文章从帛画的功能属性、丧葬语境及楚汉时期的信仰背景出发，

解析了其图像结构、叙事逻辑及所蕴含的宇宙观意涵。作者认为，帛画在丧礼中经历了

从“铭旌”到“非衣”的功能转变 ：葬仪中用以标识死者身份的铭旌，入葬后转变为覆

棺的非衣，作为灵魂的象征物，与棺中遗体共同构建了亡者在彼岸世界的“新生命”；帛

画通过独特的图像叙事方式，构建出分层递进的“神灵宇宙”，展现了亡者灵魂由人间升

华至天界的过程。我们应从“图像－礼仪－信仰”互动的视角来理解此类丧葬图像，它

不仅是供人“观看”的对象，更是可“使用”的礼仪工具，是与文本一样能“表达”信

仰的语言，甚至是用以“建构”信仰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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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的独特地位，为理解中国早期图像、礼仪与信仰的互动机制作出新的思考。

一  从铭旌到非衣：T形帛画的礼仪功能转变

关于马王堆汉墓两幅T形帛画的名称与功用，学界看法不一，ª非衣ºª铭旌ºª画幡ºª魂幡ºª旐º等多种说

法并存
<1>
，其中ª非衣说º与ª铭旌说º获得了较多支持。早在1973年出版的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中，已将T

形帛画定名为ª铭旌º
<2>
，但在2004年出版二、三号汉墓报告时，又将其改称为ª非衣º

<3>
。其实，ª非衣ºª铭

旌º二说并不矛盾，T形帛画既是ª非衣º，又是ª铭旌º，两个名称代表了它们在葬仪不同阶段承担的不同

礼仪功能。

ª非衣说º的提出，是因为同墓出土的遣策简文中出现了ª非衣º之名：一号墓简二四五有ª右方非

衣º，一号墓简二四四和三号墓简三九〇亦记ª非衣一，长丈二尺º。依据唐兰先生考释，ª非衣º应为ª扉

衣º，即ª幠帾º——覆棺褚幕。从死者来说，棺好像屋子，棺盖像是门扉，非衣就相当于门帘
<4>
。覆棺的

非衣作为ª送死之物º，是要记在遣策上的，《仪礼·既夕礼》记载：ª书遣于策。º郑玄注：ª策，简也。遣

犹送也。谓所当藏物茵以下。º
<5>
郑玄认为，在下葬前的陈器环节中，凡是陈列在ª茵º以后的各类物品都

是要记入遣策的。ª茵º是下棺垫的席类物，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简二五二记ª白绡乘云绣郭（槨）中絪度

一赤掾（缘）º，其中 ª絪º（即ª茵º）指垫棺的褥子，实际发掘时确实发现棺下有褥垫之类的残留。简二五一

所记ª椁（槨）中 （绢）印 （缕）帷º，可能指张挂于北边箱四周的帷幔。可见，铺垫和装饰棺椁的织物都

是需要记入遣策并下葬的。而且，在一号汉墓中，这两枚记载了茵、帷的简二五一、二五二与记载非衣的

简二四四、二四五，四简自成一组，表明它们可能是同类性质的物品。虽然一、三号汉墓的T形帛画尺寸

与遣策所记的ª一丈二尺º不符
<6>
，但仍可能就是遣策所记的覆棺之物——ª非衣º。

T形帛画是遣策所记的ª非衣º，这与ª铭旌说º也并不矛盾。因为它在作为覆棺的ª非衣º之前，还是葬

礼中用来标识身份的ª铭旌º。

<1>  此类研究颇多，如：唐兰《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文史》第十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6－9页；

商志 《马王堆一号汉墓ª非衣º试释》，《文物》1972年第9期，第43－46页；马雍《论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的名称和作用》，《考古》

1973年第2期，第118－125页；孙作云《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画幡考释》，《考古》1973年第1期，第54－61页；李清泉《引魂升天还是

招魂入墓——马王堆汉墓帛画的功能与汉代的死后招魂习俗》，《美术大观》2021年第5期，第28－31页。

<2>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43页。

<3>  前揭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第103页。

<4>  前揭唐兰《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随葬遣策考释》，第6－7页。

<5>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仪礼注疏》卷第三五《士丧礼》，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48页。

<6>  按汉尺23厘米左右计算，一丈二尺即276厘米，但一号墓帛画长205厘米，三号墓帛画长23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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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檀弓》云：ª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º
<1>
《仪礼·士丧礼》云：ª为

铭，各以其物，亡则以缁，长半幅，赪末，长终幅，广三寸。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长三尺，

置于宇西，阶上。º
<2>

铭旌是丧礼中用于标识死者身份的旌旗，而T形帛画顶部的竹条与垂挂的丝带也符合ª悬旌于重º的

形式。根据礼书记载，在始死阶段，要在殡宫设ª铭旌º和ª重º两物。ª铭旌º为丝帛类旗帜，上书死者姓

名，用以昭告死者身份；ª重º是树立在殡宫庭院中的木杆，起暂代神主的作用
<3>
，与铭旌配合使用，既

标识死者生前身份，又象征死后的灵魂。类似的铭旌帛画，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
<4>
、山东金雀山9号

墓、4号墓
<5>
等都有发现，形制相近，用法相同，其上书写墓主籍贯、姓名或绘有图案。马王堆的T形帛画

没有文字，全以图画呈现，还有与墓主身份相符的人像，所以也应是一类ª铭旌º，作为身份标识物和灵

魂象征物在丧葬仪式中履行标识、祭告与护送的多重功能。

高崇文从丧葬礼制角度出发，反对ª非衣说º，认同T形帛画为ª铭旌º。他认为铭旌不应见于遣策，因

为遣策所记物品多为供墓主人在阴间使用的饮食器具与生活用品，而铭旌不属此类，它只是一种墓主神

灵凭依之物，所以遣策所记ª非衣º不应指此帛画
<6>
。确实如此，铭旌作为葬仪用具，不是为死后生活所

用的，所以不见于遣策；但非衣是用于覆棺的，是对死后居所门户的装饰，与铺垫和装饰棺椁的茵、帷

一样，应作为ª送死之物º而被记入遣策，并在陈器和读赗、读遣环节，对ª送死之物º进行宣读和展示。这

可能就是遣策只记ª非衣º而不记ª铭旌º的原因。

不管是铭旌，还是遣策，都是葬仪工具，具有特殊的礼仪功能和象征意义。之所以在始死阶段悬挂

铭旌，是因为此时尚未立神主
<7>
，故以铭旌来标识死者灵魂，在后续的丧、葬仪式——如启殡、辞祖庙、

至墓等环节中，铭旌和重木要随行，被排列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相当于以旌旗开道
<8>
。入圹下葬时，

重木不入墓，但要将铭旌取下，葬入墓中，置于茵上。《仪礼·既夕礼》记载：ª祝取铭，置于茵º，贾公

<1>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第一二《檀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62页。

<2>  前揭（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仪礼注疏》卷第三五《士丧礼》，第665、666页。

<3>  ª祝取铭，置于重。º贾公彦疏：ª今且置于重，必且置于重者，重与主皆是录神之物也º。前揭（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

林整理，王文锦审定《仪礼注疏》卷第三六《士丧礼》，第684页。

<4>  党国栋《武威县磨嘴子古墓清理纪要》，《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第70页；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

《考古》1960年第9期，第25页。

<5>  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第26页，图版壹、封二；金雀山考古发

掘队《临沂金雀山1997年发现的四座西汉墓》，《文物》1998年第12期，第23－24页。

<6>  高崇文《非衣乎？铭旌乎？——论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的名称、功用与寓意》，《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第65－66页。

<7>  神主是在葬后的祖庙常设性祭祀中标识灵魂的牌位，用桑木或栗木作成。参见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五《解除篇》：ª礼，入宗

庙，无所主意，斩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为人像。º中华书局，1990年，第1045页。

<8> ª重先，奠从，烛从，柩从，烛从，主人从。º 前揭（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仪礼注疏》卷第三八

《既夕礼》，第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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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疏：ª茵是入圹之物，铭亦入圹之物，故置于茵也。º
<1>
发掘报告显示，马王堆的这两幅帛画均被平铺

于内棺棺盖之上，一号墓帛画画面朝下，三号墓帛画画面朝上，画面方向与棺向保持一致。这种特殊的

安放方式，明显有别于墓中其他帛画，说明它们在丧葬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以三号墓为例，《导引图》

《丧服图》《太一将行图》《地形图》《驻军图》等图卷，皆被折叠后置于椁室东侧的漆奁之中，它们是作为

墓主生前所用物品而入墓的，意在储藏而非展示；《行乐图》《车马仪仗图》（或称《军阵送葬图》）被悬挂于

棺室的东西两壁，可能也是生前所用物品，但在这里起到装饰棺室的作用。而非衣被有意识地覆盖在内

棺盖板上，与棺中遗体共同构成了整个墓室的视觉中心，它象征着死者的灵魂，也成为我们理解墓葬空

间的ª灵魂º。

以非衣作为墓主灵魂的象征，体现了丧礼中魂魄二元的观念。周代以来的丧葬礼仪主要围绕ª藏形º

与ª安魂º展开，ª藏形º是对遗体的安葬，ª安魂º是对灵魂的祭祀。由于灵魂无形，需借助可见之物以为

标识。葬前，以铭旌代表灵魂；葬后，则通过灵座、画像、神主等物标识灵魂。马王堆两幅T形帛画上

均绘有与墓主身份、年龄相仿的肖像，也许正是墓主灵魂的具象化：一号墓帛画的中心人物为一位年约

五十的贵妇，与轪侯夫人身份及去世年龄相合；三号墓则绘一位中年男子，可能正是三号墓墓主形象。

以人物肖像具象化地再现逝者的灵魂，是中国古代丧葬美术中的一个悠久传统，可能正是源自先秦

时期的楚地。《楚辞·招魂》有ª像设君室，静闲安些º
<2>
之语，此ª像º即为代表灵魂的肖像，ª君室º则为宗

庙之类的祭祀空间。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帛画
<3>
，均绘有疑似男、女墓主的

形象，正是战国楚地以图像表现灵魂的实物例证，马王堆覆棺非衣也是此种传统的延续。

作为铭旌的帛画入葬后，成了覆棺的非衣，不再承担标识身份的功能，而是作为灵魂的象征物，与

棺中遗体共同构建起亡者在彼岸世界的ª新生命º，意味着魂魄合一。这种象征性表达与招魂仪式中的ª复

礼º有着相似的意涵：人在初丧之时，主持招魂仪式的ª复者º登上屋顶，面向北方呼唤死者之名，三呼之

后将死者的衣物掷下，覆盖其身，以象征魂魄重新复合、生命得以延续
<4>
。马王堆覆棺帛画的陈设方式

可能同样是这种魂魄复合思想的表现。

在马王堆汉墓的空间布局中，由覆棺非衣与遗体共同构建的ª新生命º位于墓室正中，是整个墓内空

<1>  ª祝取铭，置于茵。º郑玄注：ª重不藏，故于此移铭加于茵上。º贾公彦疏：ª初死，为铭置于重，启殡，祝取铭置于重，祖庙

又置于重，今将行置于茵者，重不藏，拟埋于庙门左，茵是入圹之物，铭亦入圹之物，故置于茵也。º前揭（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仪礼注疏》卷第三八《既夕礼》，第741页。

<2>  林家骊译注《楚辞》，中华书局，2009年，第224页。

<3>  孙作云《长沙战国时代楚墓出土帛画考》，《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第79－84页；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

画》，《文物》1973年第7期，第3、4页。

<4>  《仪礼·士丧礼》：ª复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领于带；升自前东荣、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复！’

三。降衣于前，受用箧，升自阼阶，以衣尸。复者降自后西荣º。前揭（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仪礼注疏》卷

三五《士丧礼》，第658－6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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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视觉与礼仪核心。以棺室为中心，四周围绕着四个功能各异的椁箱，构成了一个模拟宅第的结构：

北椁箱被营造为一个设施完备、乐舞升平的ª前堂º，壁面张挂帷帐，地面铺竹席，内陈屏风、兵器、乐器、

博具、漆奁等家具陈设和侍者、歌舞等木俑；东椁箱有漆奁、竹笥等家具，更像一个私人储藏间，在漆奁

与竹笥内储藏着大量墓主生前使用的竹简书籍和帛书，如《地形图》《驻军图》《导引图》和医书等；南椁箱

的功能如府第的仓储，内置大量漆器饮食器、衣物与兵器；西椁箱除食器、衣物与饮食之外，更在遣策上

记有众多兵士、奴仆及来自各国的歌舞者，营造出一幅奴婢成群、美酒佳肴、歌舞升平的娱乐图景，其意

象与《楚辞·招魂》中描绘的美好ª故居º颇为相通。四个椁箱的空间设计与物品陈设，都服务于位于中央

的墓主人——由帛画（非衣）代表的魂和由三重棺代表的魄构建的另一种形式的生命。

综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幅T形帛画，原本是丧葬礼仪中的铭旌，悬挂于殡宫ª重木º之上，用以

昭示死者生前的身份；而一旦随葬入墓，它们的功能随之转变，成了非衣，也成为死者灵魂的视觉标

识。与战国时期较为简约的帛画相比，这类汉代帛画所呈现的图像内容更加繁复精致，其意义也远超单

一的灵魂标识功能，而演化为建构彼岸世界的视觉媒介。这一转变，凸显了图像、仪式与信仰在汉代丧

礼结构中的深度融合。

二  覆棺帛画的图像结构与象征意义

三号墓覆棺帛画与一号墓覆棺帛画的形制相同，由三条绢帛拼成，中间是一条长约234厘米、宽约

50厘米的绢，再在上部两端各拼缝一段长约21厘米、宽约50厘米的绢，形成宽约141厘米的横幅，整体

呈ªTº形，再在角上各缀一条褐色麻线织成的筒状穗形飘带
<1>
。画面布满整个绢帛，从图像结构来看，与

一号墓帛画的显著差异在于ª天门º以上部分的画幅更大，内容更丰富。整体构图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

部为横幅及立幅的天门以上部分，以中央神祇所在的平台分为二段〔图一：1－2〕；下部为立幅的天门

以下部分，可再依据两个平台分为三段〔图一：3－5〕。全幅帛画可自上而下划分为五个图像单元。

第1段：天界〔图二〕

此段占据画面上部的整个横幅区域。画面中央略偏下处绘一神祇，身着青袍，侧身向右，右手上

举，左手动作不明；下半身已残毁，残迹显示似为蛇身，且呈交缠状。神祇两侧对称位置，各绘一骑鱼

仙人，皆头戴爵弁，左侧仙人仅见头像，右侧仙人赤裸上身与双足，下穿黑色短裤，均乘骑于鲤鱼之

上，一赤一青。二鱼鳞片清晰，鱼身缠绕红、黑色绶带，头上扬作升腾状，鱼尾托起一块长方形平台。

两仙人皆回首张望，面向中央神祇。

平台上前后排列着7只箱奁，箱奁形制一致，均为长方形箱体，配以略拱的箱盖，前排中央为赭

色，余皆白色。其形制略似墓中所出的竹笥，三号墓边箱内共出土52件竹笥，内盛衣物、丝织品、食物、

<1>  前揭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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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马王堆三号墓覆棺帛画全图
湖南省博物院藏  湖南省博物院供图

中草药及明器模型等各类ª送死

之物º，因此画中的箱奁或象征

着为墓主天界生活准备的生活

用品。

中央神祇上方及左右绘有日

月星辰、瑞兽瑞草、祥云飞鹤等天

界景象。右侧绘红日，日中有三

足乌，外环火焰；左侧绘白月，

月中有蟾蜍，月上有玉兔与两只

头戴爵弁、相向展翅的天鹅。不

见嫦娥奔月图像，为有别于一号

墓的表现之一。日月之下，各有

一条蛟龙托举，一朱一青，龙首

相对、吐舌相向，周身缠绕树叶、

花草，疑为扶桑象征。青龙盘身

绕树，白龙体硕，两爪清晰，尾

部与凤鸟衔接。凤鸟呈上升之

态，身与龙交缠，间似有一神

鸟，头戴爵弁，下垂三条珠串，

颈系组带。

画面最上方绘八只飞鹤，

呈朱黑二色，引颈长鸣。鹤有

〔图二〕 马王堆三号墓覆棺帛画第1段
湖南省博物院藏  湖南省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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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升仙的寓意。《淮南子》云：ª鹤寿千

岁，以极其游。º
<1>
《抱朴子》云：ª知龟鹤

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ºª千岁之鹤，

随时而鸣，能登于木，其未千载者，终不

集于树上也，色纯白而脑尽成丹。º
<2>
鹤自

然是不可能长寿千年的，但古人信其长

寿，又能飞翔，故在神仙信仰大行其道的

秦汉时期，鹤成了升仙的媒介，成了一种

仙鸟，也是仙人的坐骑。传为仙人浮丘公

所作《相鹤经》，说鹤是ª羽族之宗长，仙

人之骐骥也º
<3>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仙鹤

的形象与一号墓帛画中的鹤有所不同，皆

头戴爵弁。爵弁为周代士级贵族的礼仪之

冠，尤其在宗庙祭祀等礼仪场合佩戴
<4>
。

显然，这里的飞鹤头戴爵弁是一种拟人化

处理，强调其非凡禽的身份，而是与守卫

天门的仙人、护卫中央神祇的骑鱼仙人等

一样，是一种仙鹤，如此既强化了帛画在

丧礼中的礼仪属性，也有助灵魂升天的作用。

第2段：天门〔图三〕

以一对红色倒T形木柱组成门阙，门框为石黄色木质，上呈圭形，四周饰云纹与羽葆。羽葆成束对

称，置于门阙上方。两阙之间的门内坐有两守门仙人，皆戴爵弁，着黑袍，相向对坐，一手抱羽节，一

手执红圭，圭上穿孔系绶带。《楚辞·远游》有ª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º
<5>
之句，此处表达的可

能正是天门与天阍之意象。门外亦有羽葆、云纹环绕。

天门上方绘一对骑兽仙人牵引悬钟，二仙头戴爵弁，上身裸露，下穿黑裤，骑兽腾空。神兽头似

<1>  张双棣撰《淮南子校释》卷一七《说林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05页。

<2>  （晋）葛洪注，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三《对俗》，中华书局，1985年，第46、47页。

<3>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九〇《鸟部上·鹤》引《相鹤经》，中华书局，1965年，第1563页。

<4>  ª爵弁者，何谓也？其色如爵头，周人宗庙士之冠也。º见（汉）班固撰集，（清）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一〇《绋

冕》，中华书局，1994年，第502页。

<5>  （宋）朱熹撰，蒋立甫校点《楚辞集注》卷五《远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图三〕 马王堆三号墓覆棺帛画第2段
湖南省博物院藏  湖南省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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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有角、尾如红羽，考古报告称为ª文

马吉量 º或飞廉
<1>
。但《淮南子·叔真

篇》高诱注谓飞廉有翼、长毛
<2>
，此兽无

毛，或应作麒麟。神兽背上仙人一手

执缰，一手牵黑带，下悬特钟。钟饰

羽葆，即由野鸡尾毛制成的彩色装饰

物
<3>
。此钟顶部的羽葆三段对称，色白

端朱，具典雅华丽之感。帛画中所见的

羽葆与玉璧、玉璜等，在汉代常用于殿

宇装饰，可见此处有模拟宫殿建筑之

意，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宫殿图式，在帛

画中有多处呈现。

第3段：灵魂升天〔图四〕

此段构图的主轴由四条飞龙构成：

左侧两龙为青色与黄色，右侧两龙为朱

红与白色，皆作飞腾状。其中两龙龙首

上扬，另两龙回首俯视，形成升降交替

之势。《释名》云：ª交龙为旂。旂，倚

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º
<4>
《周礼·春官·司常》注曰：ª诸侯画交龙，一像其升朝，一像其下复也。º

<5>

图中四龙交缠围绕，可能正是此ª升降之龙º的现象。

四条交龙也界定了帛画下方画面的空间，其龙身向下延展至第5段。龙间围出华丽宫殿，殿顶饰有

如意状云纹与珠玉组带，帷帐黑顶垂下朱色帷幔，与上段天门之间的羽葆相接，左右各立有一只长尾

朱雀，彼此相对而立。帷帐上的装饰也有模仿汉代宫殿装饰之意，汉代宫殿常在屋顶装饰凤鸟、珠玉、羽

<1>  前揭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第105页。

<2>  ª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外方，休乎宇内。º高诱注：ª蜚廉，兽名，长毛，有翼。º见前揭张双棣撰《淮南子校释》（上）卷二《俶

真训》，第187、193页。

<3>  ª析羽为旌，翠羽为之也。º见《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6页。

<4>  （汉）刘熙撰，愚若点校《释名》卷七《释兵》，中华书局，2020年，第102页。

<5>  （清）孙怡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3年，第2207页。

〔图四〕 马王堆三号墓覆棺帛画第3段
湖南省博物院藏  湖南省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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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
<1>
。帷帐正下绘一巨型鸱鸮，展翅

飞翔，双目圆睁，形象与一号墓帛画

中龟背所立鸱鸮相似。《诗经·陈风》

有ª墓门有梅，有鸮萃止º
<2>
之句，鸱

鸮常与死亡、夜间、幽冥关联，图中所

绘或隐喻此处为阴间宫室。

鸱鸮下方为红色屋宇，并垂两束

羽葆。再下则是墓主人升天场景：墓

主高大挺拔，戴刘氏长冠，身披朱领

紫袍，腰佩长剑，自右向左行进。前

方三位迎谒者肃立，后方六位侍从分

三排侍立，前有执盖童子，中有持节

白衣人，后为四位女侍，着青、黑、白

三色深衣，双手前抱，其一似执笏

板。这组人物群像之下为双层平台，

以三枚玉璧连接，平台起伏不平，或

意味着墓主的灵魂在仙使的接引下，在崎岖的山路向仙山前进。

第4段：殡宫祭奠〔图五〕

四条蛟龙穿过一巨大玉璧，璧之上立有二猛兽，似为斑豹，相对张望，支撑平台。巨璧的下部悬挂

着一幅巨大的锦彩帷幔，向两侧张展，帷幔之下悬挂一只巨大的谷纹玉璜，以珠串相连，玉璜上下以组

带为饰，两端各系有二串珠玉。这幅华丽的帷幔与两侧的龙身界定了又一个礼仪空间——举行祭奠仪式

的殡宫。

平台上是祭祀活动的场景：中央陈列四件带盖方壶，盝顶有S形钮。类似的壶在墓中有实物出土，

遣策ª简二四〇º记为ª髹画枋三，皆有盖º
<3>
。壶两侧各坐四女子，头发中分，绾髻，穿交领右衽深衣，与

墓中着衣女俑一致。其中左侧两人着红、青衣，其余六人皆着白衣。右侧女子前方放置4圆鼎，另有1件

<1>  《汉书·西域传》：ª兴造甲乙之帐，络以隋珠和璧，天子袭翠被，凭玉几，而处其中也。º见《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第

六十六·车师后国》，中华书局，1962年，第3928页；《文选李注义疏·西京赋一首》：ª裛以藻绣，文以朱绿。翡翠火齐，络以美玉。º见

高步瀛著，曹道衡、沈玉成点校《文选李注义疏》卷二《赋甲京都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300、301页；《西京杂记·昭阳殿》记载赵飞燕

的昭阳宫ª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含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º。见刘洪妹译注《西京杂记》卷一《昭阳殿》，中华书局，2022年，第62页。

<2>  王秀梅译注《诗经》（下），中华书局，2015年，第275页。

<3>  前揭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彩版二八（2）、第

64页。

〔图五〕 马王堆三号墓覆棺帛画第4段
湖南省博物院藏  湖南省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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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ª具杯盒º，该盒呈椭圆形，由盖

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扣扣合而成，是

专门盛装耳杯的容器。同墓曾出土

两件此类实物，口沿处红漆书写ª轪

侯家º三字，每个具杯盒里装有9件

耳杯，同出竹简记其名为ª髹画具杯

□º
<1>
。此外，在平板的左右边缘各陈

设两件樽。显然，这里的方壶、圆鼎、

具杯盒、樽等，都是盛贮献祭饮食的

祭器。

左侧人物前方另有一横置黑色物

体，似为织物包裹物，与一号墓帛画

祭祀图中的衾被相似。此应为小殓奠

场景，即为尸体沐浴、饭含之后，穿

好层层衣服，用衾包裹，用绞绑扎，

陈于堂内的床第之上，再用夷衾覆

盖。画中包裹物可见纵横交叉的条带，可能正是包裹遗体的衾被和用于包扎的绞。再者，端坐两侧的女

子所着服装与墓中代表日常侍奉的着衣女侍俑无异，当为女子常服，表明这是ª成服º之前的仪式。种种

迹象表明，这段画面表现的应是在殡宫举行的小殓奠仪式。

第5段：水下神怪世界〔图六〕

四条蛟龙的尾部下延至本段，青、白二龙之尾构成一个壶形空间，围合成水下神怪世界。其上为支

撑祭祀场景的平台，其下垂两羽葆，中绘如意云纹。正中蹲立一裸身神人，头似有角，腹部肥硕，下穿

黑裤，双手上举，攀附龙尾，脚踏在两巨鱼之上。由于此神深处水生环境，可能是传说中的河伯。《山

海经》中记有人面水神ª冰夷º
<2>
，冰夷或称冯夷，即河水之神河伯，本是人面鱼身，后来逐渐人格化了。

据《淮南子》记载，冯夷本是一位俗人，服石成仙后﹐得到水仙之职
<3>
。水仙河伯深处水下宫殿，以二龙

为坐骑。此处河伯蹲立在两只交缠的大鱼身上，鱼嘴大张，分别朝向两侧，身有细长的针刺状鱼鳍。这

<1>  前揭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第64、131页。

<2>  《山海经·海内北经》：ª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º见方韬译注《山海经》卷一二《海内北

经》，中华书局，2011年，第275页。

<3>  《淮南子·齐俗训》记载：ª服八石成仙。º见（汉）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一一《齐俗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798页。

〔图六〕 马王堆三号墓覆棺帛画第5段
湖南省博物院藏  湖南省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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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鱼形体庞大，鱼身相交，可能是崔豹《古今注》中描写的鲵鲸
<1>
。在其两侧，各有一对用丝带捆绑在

一起的龟和鱼，鱼在外，龟在内，鱼身整体可见，鳞片清晰，龟身部分被遮挡；仅见红色的甲壳和伸出

的龟首。在鱼、龟周围，隐约可见更多体型较小的鱼和其他浮游动物，在双龙的外侧空间里，分别歇止

着一只水鸟和一条蛇状动物。

在画面最下方，是一只小口扁壶，仅画出了器物的上半部，壶颈饰有云气纹，肩部可见缠绕壶身的

条带。从颜色和质地看，似为陶缶。在缶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位鬼怪，手持黑色细柄鼓槌，显示此为击缶

的场景。屈原《九歌·河伯》篇是对河伯的祭歌，有ª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登昆仑兮四望，心

飞扬兮浩荡……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灵何为兮水中？乘白鼋兮逐文鱼º
<2>
等语，将河伯所在的

水下世界描绘为一所华丽的宫殿，以紫贝珠玉为饰，龟、鱼等各种水生动物徜徉其间，与此段画面具有

相似意象。

以上是对三号墓覆棺帛画所作一些细读，有些与前贤看法一致，也有一些不同认识，亦发现了一些

以往被忽视的物象和细节，丰富了图像的内容。可以看到，这幅帛画不仅是一幅生动的宇宙画卷，更是

一种结构严谨的叙事空间，从上至下的空间布局、从人间到神界的时间转换、从祭仪到升天的情节片段，

共同建构了一种独特的图像叙事方式。但是，要想对图像作出准确的释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图像

描绘的主题多与先秦至西汉神话有关，神话内容散见于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文本之中，缺乏统一性、系

统性和逻辑性，而且帛画也不可能是对某个特定文本的图解。因此，我们也不必执着于对图像内容的精

细考证，而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之中，理解其作为一种丧葬图像的象征意涵。

三  帛画构建的宇宙图景与灵魂升迁图式

尽管我们无法对三号墓覆棺帛画的所有图像与细节作出确切的释读，但其构图的严谨性与叙事逻辑

的清晰性，依然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探讨帛画主题与思想内涵的可能。整体画面展现了古人心目中的宇宙

样态，也呈现出一种楚地特有的图像叙事方式。

首先，此帛画图像结构完整、层次丰富，构建了一个分层的ª神灵宇宙º。

帛画空间结构以一座ª天门º和三座象征地平线的ª平台º为界，将整幅画面分为五段。每一段都是一

个相对独立的图像单元，同时又通过四条交缠的巨龙联结为一个整体。其中，帛画最上方的横幅（第1

段）与立幅上部（第2段）建构了分层宇宙中的天界。与一号墓帛画相比，三号墓帛画的天界表现更为完

整。在宽约141厘米的横幅部分，描绘了广袤的天域，以日、月、星辰、飞鹤、仙人、扶桑树等意象构建了

<1>  《中华古今注·鲸鱼》：ª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十丈。一生数万子……鼓浪成雷，喷沫成雨，水族畏，悉逃匿，鱼无敢

当者。其雌曰‘鲵’，大亦长千里，眼为明月珠。º见（五代）马缟撰，吴企明点校《中华古今注》卷下《鲸鱼》，中华书局，2012年，第134页。

<2>  前揭（宋）朱熹撰，蒋立甫校点《楚辞集注》卷第二《九歌第二》，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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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神性的天界。画面中央的人首蛇身神祇居于核心，两侧由骑鱼仙人左右侍立，整体呈放射状展

开。下方的立幅部分，通过ª天门º的过渡，无形的灵魂得以进入到一个由守门神人镇守、装饰华丽的天宫。

天门以下的第3段与第4段，是整幅帛画的叙事核心。二者通过两个彼此关联的人物活动场景，表

现了墓主灵魂接受祭祀并最终升天的过程。四条交龙交缠穿璧，构成两个壶状空间，分别被华盖与帷

幔围绕，模拟出两座具有礼仪象征意义的宫殿建筑。上方宫殿（第3段）象征阴间，画中一位中年男子在

众侍簇拥下侧身向西而行，动态表现出其灵魂升天的过程。此男性形象很可能是墓主灵魂的具象化，其

描绘方式与一号墓中那位以老年贵妇形象出现的墓主肖像一致，均体现了对亡者灵魂人格化、肖像化的

视觉表达。从两者的对比可见，当时可能已有一套较固定的升天图像程式，ª粉本º的物象构图、布局、场

景相差无几
<1>
，但在丧葬实践中可根据性别、身份等作出个性化的调整。下方宫殿（第4段）则象征现实世

界的殡宫，画面所表现的是小殓奠情境。女子列坐两侧，祭器陈设齐备，中央包裹之物可能即为死者遗

体，整体氛围既庄严肃穆，又极富仪式感。

这两座宫殿均以丝帛、珠玉、羽葆等装饰，帷幔张展、玉璧垂悬，五色辉映，正体现了楚人心目中理

想的灵魂居所。正如《楚辞·招魂》中屈原为楚怀王之灵魂所描绘的美好故居情景：ª蒻阿拂壁，罗帱张

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玄玉之梁些。º
<2>

帛画第5段，与其称为ª地下世界º，不如说是一个充满神性的ª水下世界º。在龙尾所围绕的空间内，

依旧以珠玉、羽葆、云纹等装饰建构了一座豪华的宫殿，而其主体构造与氛围则趋向于ª龙宫º或ª河伯之

宫º。其间绘有鲤鲵、龟、鱼、蛇、水鸟等丰富的水生动物，簇拥着一位赤裸上身、蹲踞龙背、通体怪异的神

人形象，其身份或为河伯。此段图像为帛画营造了一个奇幻而仪式化的水界空间，补全了天、地、人的完

整宇宙构型。

总之，这幅帛画通过四座具有宫殿象征意义的空间单元——天庭、阴宅、殡宫、龙宫——分别对应天

上、阴间、人间、水下（神怪）四界，并借助交龙盘绕的结构将其连接成一体，呈现出古人对ª天－地－人º

宇宙秩序的整体想象。正如《楚辞·九歌》中，以对诸神的祭歌构建了一个层层递进的ª神灵宇宙º：至上

天神（东皇太一）、日月之神（云中君、东君）、水神（湘君、河伯）、山林之神（山鬼）、人间之神（大司命、少司

命）等
<3>
，反映了楚人关于天地之间万象皆有神祇主持的信仰。

其次，帛画图像时间序列完整，叙事逻辑清晰，表现了亡者由人间向天界飞升的过程。

第3、4段作为叙事主轴，表达了从生到死的过渡，即人死之后魂魄分离，无形的灵魂接受祭祀后，

在仙使接引下升迁的过程，表达了明确的时间和空间转换，体现出汉代早期关于生死、魂魄、升天与永

生的宗教观念。屈原在《楚辞·远游》里，借助远游来譬喻升天：ª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

<1>  王传明《浅谈马王堆汉墓 T 形帛画的构图与场景表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4期，第82页。

<2>  前揭（宋）朱熹撰，蒋立甫校点《楚辞集注》卷第二《九歌第二》，第31－47页。

<3>  前揭（宋）朱熹撰，蒋立甫校点《楚辞集注》卷第七《招魂第九》，第1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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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薄而无因兮，焉讬乘而上浮？……载营魂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

予……朝发轫于太仪（天庭）兮，夕始临乎于微闾……历太皓以右转兮（太皓即伏羲），前飞廉以启路。º
<1>

屈原通过神游方式穿越三界，展现了楚人宇宙想象中的天界结构，其对于天界景象、仙人仙使、飞升过程

的描写，与帛画关于灵魂升天的叙事逻辑，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体现了楚地自战国以来对宇宙的浪漫

想象，楚汉之间的思想与文化关联亦可见一斑。

与马王堆汉墓铭旌帛画具有相似叙事方式的，还有前述战国楚墓帛画、汉代临沂金雀山汉墓帛画、武

威磨咀子帛画等，这些帛画虽形制与风格各异，但都具备ª多层空间ºª引魂升天ºª宇宙秩序º等要素，构

成了中国早期丧葬图像的基本范式。马王堆一号和三号墓铭旌帛画正是这种图式的典型代表，展示了汉

代丧葬图像、礼仪与信仰之间的互动，为我们揭示了楚汉时期如何通过图像语言表达和建构生死观与宇

宙观。

四  结语：图像、礼仪、信仰的互动

马王堆汉墓的覆棺帛画作为汉代高等级墓葬中极为罕见的图像遗存，其内容之丰富、结构之严谨、图

像之繁复，在中国古代丧葬艺术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通过本文对其图像的细读与叙事方式的

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类帛画并不只是丧葬礼仪活动的实物呈现，也是一种承载了复杂宗教观念

与宇宙图景的综合性文化符号；它还通过图像的方式，参与构建了汉初关于生命、死亡与宇宙秩序的思

想体系。

从三号墓帛画的图像结构看，以五段图像展开，从鬼界（水界）到人间，从人间到阴间，从阴间到天

界，层层递进，构成了一个囊括天地万物的宇宙模型。画面以清晰的空间秩序与时间逻辑进行叙事，呈

现出灵魂由受祭到升天，同时也是生命状态变化的完整过程。从礼仪程序看，帛画作为铭旌实物，其原

初功能是标识死者身份，曾被高悬于殡宫ª重木º之上，在丧仪中展示，又在下葬时覆于棺上，既是实际

的礼仪用物，又具象征性的视觉指引。从信仰角度看，这幅帛画所描绘的不仅是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

还是对彼岸世界的建构，呈现了汉代楚地关于死亡的信仰体系，关于未知世界的浪漫想象，其中很多图

像的表现都与以《楚辞》为代表的楚地文本意趣相通，但先秦楚文化的信仰传统到汉代已被转化为一种更

成体系的视觉语汇，反映出楚汉交融中的礼制重构与思想整合。

通过对马王堆铭旌帛画的再读，可以看到，图像、礼仪与信仰之间是一种动态互动的关系。图像并

不只是礼仪的道具或信仰的图解，它本身也参与了礼仪秩序的塑造与信仰体系的建构，因此，我们应从

ª图像－礼仪－信仰º的互动中理解这一类丧葬图像。它不仅是可ª观看º的对象，也是被ª使用º的礼仪工

具，还是与文本一样ª表达º信仰的语言，甚至ª建构º信仰的方式。

<1>  前揭（宋）朱熹撰，蒋立甫校点《楚辞集注》卷第五《远游第五》，第103、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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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画评家张彦远认为绘画具有ª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º
<1>
的功用，将绘

画视为道德教化与人伦秩序建构的工具，赋予图像与六经并列的地位。张彦远所论，正是现代艺术史

家和人类学家经常讨论的ª图画能动性º，即图像不是被动的符号容器，而是具有主动社会作用的ª行动者º

（agent）。例如，艺术史家弗里德伯格（David Freedberg）在《图像的力量》中强调，图像在宗教活动中具

有互动性，图像参与宗教仪式，从世俗物品转变成了神圣实体，被赋予了神圣的力量，成为信徒与神灵

之间的媒介
<2>
。人类学家盖尔（Alfred Gell）也认为图像是一种社会行动者（social agent），其作用不在于象

征意义，而在于其引发行为、动员情感的能力
<3>
。就马王堆汉墓的T形帛画而言，它不仅是丧葬仪式中使

用的道具，也是表达信仰的视觉媒介；不仅具有标识身份和代表无形之魂的功用，也承担着建构来世想

象与宇宙秩序的功用；它不只是ª再现º死亡，还在ª建构º死亡。

［作者单位：李梅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温星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湖南省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1>  （唐）张彦远撰，许逸民校笺《历代名画记校笺》卷一《叙画之源流》，中华书局，2021年，第 1页。

<2>  David Freedberg, The Power of Imag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espons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82-

135, 283-316.

<3>  Alfred Gell,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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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ory and practice on how to make advantage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to serve 
museums to organize cultural relics knowledge e■ciently in the process of museums being 
digitalized and intelligentized.

Keywords: museum;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rge language 
models;  
 

Image, Etiquette, and Belief: Mawangdui Tomb 3 T-shaped Silk 
Painted-Shroud on the Co■n Cover Reinterpreted

Li Meitian  Wen Xingjin

Abstract: This thesis through an intensive reading and analysis of the T-shaped silk 
painted-shroud from Mawangdui Tomb 3 of the Han dynasty inquires into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imagery, ritual and faith. Starting with its function, the burial and 
religious contexts of the Chu-Han period, it examines the image in composition, narrative 
logic and the implied cosmological vision, pointing that the silk painting went through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in funeral rites from ‘Mingjing’ ( 铭 旌 ) ---- a banner marking 
the deceased’s identity in the funeral ceremony to ‘Feiyi’ ( 非 衣 ) ---- the shroud covering 
the co■n after one is buried. ■e burial item and the body in the co■n jointly create the 
‘rebirth’ of the deceased in the afterlife. ■e narrative painting presents the levels of ‘divine 
cosmos’ upwards one by one illustrating the process of the deceased’s soul ascending from 
the mortal world to the celestial realm. It is proposed in the thesis that such funeral images 
should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mage, rites and 
religion. A funeral image is a visual presentation and an ritual instrument available, which, 
like manuscripts, plays as a language that can ‘express’ the belief, and as a ‘medium’ in 
construction of the religion.

Keywords: Mawangdui Tomb 3;  T-shaped silk painting;  funerary image;  cosmology;  
soul ascension

 
Heavenly March With Power and Dignity: A Study of the Illustrated 
Procession of Fairy Beings and Mythical Creatures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Tombs

Wang Yu  Lei Yanran

Abstract: ■is thesis intends to analyze the illustrations with fairy beings and mythical 
creatures in procession on the walls of the Eastern-Wei and the Northern-Qi tomb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ize and status of the tomb individually and modeled into three 
by placement and complexity. ■e content of the illustrations all center around four divine 
creatures, presenting dragons, tigers and Xuanwu usually carrying fairy beings on their 
backs, which represent their roles as guardians and escorts on the trip to immortal paradise. 
■e first two models, especially the first, present the parade composed of fairy beings and 
sacred beasts extending to the corridor, courtyard, and upper section of the tomb pa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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